
林辉：复旦右派张孟闻指志愿军是侵略者 言辞大胆

1957年共产党号召所谓的“大鸣大放”，掀起了全中国范围内的反右运动。（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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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4年12月13日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不想放弃斯大林式的独裁统治并担心中国

也会发生匈牙利事件的中共党魁毛泽东，决心消灭不满情绪，特别是来自知识分子的不满，于

是采取了“引蛇出洞”的方式，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当时有几句

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词，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账”。毛甚至还提

出要出版《蒋介石全集》，并允许罢工、罢课。

在中共的“热情鼓励”下，一些知识分子信以为真，开始给中共提意见，其言辞非常大胆；但

是还有不少人对中共的“诚意”表示怀疑。事实证明，怀疑中共的人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那

些相信中共而提了意见的人全部倒了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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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6月，反右运动开始，至1958年5月结束，其结果是：定为右派集团22,071个，右倾集

团17,433个，反党集团4,127个；定为右派分子3,178,470人，列为中右1,437,562人；其

中，党员右派分子27万多，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3万多，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2万多。

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很多人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教育，这些人和他们的子女都不可

以上大学或参军，他们也失去了劳保、公费医疗等。

不久前，看到了一个关于《右派分子张孟闻的言论》的小册子，记录的都是张孟闻1957年开

会、写文章时的大胆言论，这些言论足以让当下的知识分子汗颜。

张孟闻因言辞大胆而出名，其大胆言辞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中共和中共领导的看法。

——对李局长（高教局副局长）报告中最奇怪的是党委领导学校问题。我知道党委不能领导，

而是校长领导，党员是可以由党委领导，行政和党一定要分开，这方面搞不清，一定会引起混

乱，像匈牙利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少数党员以改造者自居……只一味顺从的人，才是靠拢党、靠拢政府的人。

——靠拢党的人不一定是好人，假装积极，比原来积极的人更积极，使原来靠近党的就离开党

了。

——去年入党的人我提过意见。这些积极分子，是投机分子，学问上不好，历史上也未搞过革

命，他们什么东西也不行，我根本看不起他们。

——如果有人要求结合实际，就随便扣上反抗领导、反对政府以及各种各式的大小不同的帽

子；据理力争，就被认为是死硬派、顽固派……在大会上当众指责；年轻人也跟着起哄，把老

年教授撕扯得体无完肤，好像要做到这种地步才是前进有为。

——凡是主持大计的党员们，倘使以不能避免错误来做掩护，而在事后既不检讨，又不认错，

甚至在肃反运动中个别的偏差，也由集体来负责，个人脱然无累，干净利落，一无责任。偶然



有人批评他个人的错误，竟以”朕即国家“的态度，认为这就是批评党，反抗领导，批评政

府。

他还表示，中共组织与他谈话时，连承认错误的勇气也没有。他是这样说的：“为什么共产党

就连这样的勇气也没有？”

二、对历次运动的看法。

他表示“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政府派去的，而不是自愿的”，“是志愿军先侵犯人家，美国飞机

才来轰炸我国”。

他认为“三反、思想改造、肃反，每次都有斗争重点，没有问题的人被斗，有问题的人被放过

了……有的人受不起冤屈而自杀了，有的发神经病，但领导都以‘难免有错’来对付这问

题”。他表示“中共不能走匈牙利之路，看到匈牙利问题应引以为戒”，即不能镇压老百姓。

对于肃反运动，他指是“人身报复”，“违反宪法”，使人“毛骨悚然”。“共产党会治人不

会治法”，“党员犯法，不能法办，成了特殊分子”。

他还表示，中共治下，“官官相护，受冤屈的人永不翻身”，所以要求成立“平反冤狱委员

会”算清旧账，算总账。

三、对教学改革、学习苏联、向科学进军的看法。

他指出“只由主持人的主观愿望来支配（院系）调整，造成了优良传统的消灭，图书，仪器，

人事的不必要分散于过度的集中，到今天还是高教界不可弥补的损失”。当时就曾被人称为

“乱点鸳鸯谱”。

他还一针见血的说：“上面一句话，下面做死人，高教部官僚主义。”“这也不算，那也不

算，高教部剥削我们。”

对于全面学习苏联，他的看法是“过去学英美是做英美的奴才；今天学苏联，是做苏联的奴

才，但苏联人并不要我们作奴才”。



至于科学进军，他认为是“空喊口号，空见之于条文”。

四、对反革命分子、右派的看法。

对于复旦大学在肃反中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周惠生，他在开会时说周“有才有德，对革命

有功”。

他还说右派分子是“守正不阿，敢于直言的勇士”，并为朋友孙大雨辩护：“我是孙大雨先生

的朋友，我爱朋友，爱真理，……不能把孙大雨美化成一个英雄，但也不能丑化成一个混

蛋。……我认为孙大雨是爱国的。……他这个人多少受了委屈，高级知识分子士可杀不可

辱。……我不怕说我是孙大雨的朋友，因为我不相信他是怎么了不得的坏蛋。”（1956年12月

26日上海政协常委会第19次扩大会议）

张孟闻的这番言辞说出后，很多人都很佩服他，他也自诩自己“有胆量”，所以“出了名”，

“反右”前后上海的《解放日报》刊登了他的部分言论。

那么，张孟闻是谁呢？他是中国著名的动物学家，两栖类、爬行类动物学专家，是中国生物科

学史奠基人之一，在国内外都比较知名。

学术成就高 选择留在大陆

1903年，张孟闻出生在浙江宁波，兄弟姐妹共七人，他是长子。他的父亲张葆灵早年参加孙中

山领导的同盟会，后投身于辛亥革命。张孟闻中学时就受马列思想影响，思想激进，曾参加学

校中宣传所谓“进步思想”的“雪花社”组织，曾被国民政府以“粉红色”激进分子逮捕过。

1922年，张孟闻考取国立东南大学生物系，用四年时间修完了五年的课程，取得东南大学理学

士学位。北伐战争爆发后，他到国民党前敌总指挥白崇禧部下任秘书。国民党“清党”后，有

着中共背景的张孟闻逃亡日本，其后转而研究科学。

1928年，他回国后赴北平大学任农学院副教授，讲授动物学和比较解剖学。半年后，到当时国

内生物科学的最高研究机构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员。1934年底，获中华教育文化

基金董事会甲种奖学金赴法国留学。他在随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以《中国蝾螈专论》的论文获



巴黎大学博士学位，荣获“极优”的评语。直到1968年，美国两栖动物学会还将论文重印成单

行本，分发全体会员参考学习。

1937年张孟闻回国后，赴浙大任生物系教授。浙大西迁贵州后，生物系实验室建在一个残破不

堪的四合院内，但就是在用水、能源、消毒等十分困难的艰苦条件下，他还是取得了不少学术

成果。

1943年，张孟闻应复旦大学聘请，到重庆的北碚任教，并在此期间任《科学》总编辑。他所主

编的《科学》，除进一步报道先进的科学技术外，较注意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和道义等严肃的问

题，呼吁学术自由，反对政治干预，但其明显思想左倾，常常抨击国民政府，时有激烈言论。

1948年1月25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成立，并刊行《上海科技》杂志，作为该分会

的副理事长的张孟闻，被任命为该刊主编。

因为思想左倾，张孟闻的名字被列入国民政府警察局的黑名单上，而其在中共篡政后选择留在

大陆，也就不奇怪了。他除了担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并兼科技组组长外，还被全国

政协特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而这不过是中共为了壮点所谓“民主”的门面。他的头上也被

中共冠上了许多政治头衔，除了上述几个，还有全国科联宣传委员会副主任、上海科联常委兼

宣传委员会主委、全国科普委员、上海科普副主委、上海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科技界总干事

等，因为他还是很有利用价值的。

在学术上，他还出任中国动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动物学会上海分会理事长、《科学》主编。

1951年，任复旦生物系主任，为生物学的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通过他的多方努力，终将复旦

生物系办成一个课程比较齐全，师资力量雄厚的人才培养基地。

被打成“右派” 下放黑龙江 文革家破人亡

因为上述言论，有着诸多头衔的张孟闻在1957年最终还是被打成“右派”，并在大会上遭到群

众的“批判”。因为他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力，他只是被调到黑龙江大学任教。

1966年文革爆发后，张孟闻再次受到批评。这一年，他的妻子病故。1970年小儿子溺死于松

花江中，他再次遭到沉重打击。1976年文革结束后，他选择退休回到上海。此后中共学界仍利



用他的影响力，为中共做宣传。

1993年，张孟闻病逝，终年90岁。

其实，早在“反右”运动前，张孟闻就意识到了知识分子的一个大问题，那就是“知识分子绝

大多数都深受了数千年来的影响，明哲保身，大家都学了金人，三缄其口。尤其在几次运动中

对敢于直言者的围剿，不能不谈虎色变，观望行情，识相为佳，至少可以不吃眼前亏”，但他

依然仗义执言，确实有着不同一般的胆量。

而他彼时或许还以为，他可以亦如在国民政府时期大胆批评政府而并未遭到太多迫害一样全身

而退，殊不知，中共与国民党还是有差别的。

曾经激烈批评国民党的民国报人储安平就曾在四十年代的《中国的政局》（《观察》第二卷第

二期）一文中如此写到：“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

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

题了。”“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

民主的政党。”

他还指出，“要知道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在折扣都打不得，就

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

自由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

是‘党主’而决非‘民主’”。

只是看清中共的储安平还是选择留下，遭受中共的凌辱；而没有看清中共的张孟闻，以及许许

多多留下的张孟闻的命运，悲惨的占绝大多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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